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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，自古以来便是恶魔的化身。上至九五之尊，下

至平民百姓，都曾误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

早在公元六七世纪，罂粟等毒品原材料开始流入中

国，及至唐朝，阿拉伯商人将鸦片作为贵重礼品上供，到

了明朝中叶，吸食鸦片更是成为贵族间流行的消遣活动，

其中不乏嘉靖、万历等“鸦片皇帝”，而民间靠贩售毒品

形成的犯罪团伙，更是有恃无恐，作恶无数。

清朝末年，林则徐虎门销烟震惊寰宇，世人终于正视

毒品的危害。然而在这之前，又有多少人不明其害，一生

毁于一旦……

回首往昔，在每一段历史中，依然有那些默默无闻的

正义之士，哪怕在无比昏暗的岁月中，依然恪守信念，为

了挽救世人、身边人，与恶魔做着殊死的斗争……



毒  品

五石散：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石钟乳、紫石英、

白石英、石硫黄、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散剂，药

性燥热剧烈，服后使人全身发热，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

的短期效应，实际上是慢性中毒。

乌香：近代称鸦片，唐宋时就将其作为药用，并

有佛粥等吃法。明朝时，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两百斤，

皇后一百斤，与黄金等价。嘉靖初期，鸦片膏技艺已

成型。

红散：主药为天仙子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天仙子

“多食令人狂走。久服轻身，走及奔马，强志，益力，

通神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嘉靖年间，游僧武如香用

红散迷醉张柱全家，诱使张柱发狂，杀害全家十六口。



人物表

禁毒小队

陆琨：锦衣卫千户，为人自律隐忍，正义感强，

时而喜欢说教，在关键时刻有着极强的洞察力。他是

锦衣卫左都督陆炳的义子，通过一件件怪案接触到地

下毒品流通、泛滥的现象，逐渐立志以禁毒为己任。

狸奴：表面上是被邪教蛊惑的失忆少年，实则身

份成疑。被陆琨救出后顺势伪装在其身边。因常年被

药物控制而身体羸弱，表面上有些孩子气，私下却果

决阴狠，精通各种下三路。

周存：本是地方上的百户，后因看不惯贪官而投

奔陆琨。为人机警能干，是陆琨的得力助手。

包小四：陆琨的跟班儿，做事糊涂、快嘴快舌的

活宝。

封神医：医术高超，常年游历天下，在陆琨身边

负责解病答疑。

何勤：狸奴的贴身保镖、身手过人的神秘高手，

知晓狸奴真实身份。



朝 廷

嘉靖：明世宗朱厚熜，乾纲独断，喜怒无常，看

似不理朝政，其实万象尽在他掌控之中。痴迷修玄炼丹，

渴求长生。在权臣严嵩和兄弟陆炳之间有自己的周旋

和打算。

陆炳：嘉靖皇帝的奶兄弟，深受器重，大明唯

一三公三孤，锦衣卫左都督。向往光明正义，却困于

权势，忌惮太多，以至于常常优柔寡断，被迫做出妥协。

严嵩：当朝权臣，在朝堂之上树敌无数，却依然

只手遮天。

裕王：朱载坖，嘉靖第三子，因母亲早逝而为嘉

靖所不喜。看似宽仁平庸，实则胸有沟壑。

景王：朱载圳，嘉靖第四子。自太子死后，察觉

到嘉靖对兄长裕王不喜，一直想攫取太子之位，为此

不择手段，与罗教合作，巴结严嵩父子。

陶仲文：受嘉靖宠信的道士，与严嵩关系微妙。



罗教组织

孔雀：忠烈之女，受罗教蛊惑，成为圣母心腹，

手段、心智均属一等，然而其志远不止此。与陆琨有

过一面之缘。

大长老：本是罗教罗祖身边的一名童子，罗祖归

天后，在江南建立分坛，试图与罗教嫡系分庭抗礼取

而代之。

圣女：大长老一手提拔的罗教骨干成员，在民间

蛊惑人心，声望颇高，实则暗怀鬼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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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畿天幕低垂得厉害，朔云堆雪，北风正烈，西市却熙熙攘攘，

人头攒动。

有个满面喜色的汉子怀抱热烘烘的馒头，挤到监斩台附近，赔

着笑问刽子手：“敢问今日要斩哪些人？”

这是个家里有肺痨病人的，此刻等着处决了犯人，拿人血馒头

治病。

正在擦拭大砍刀的红头巾刽子手抬头看他一眼，神情有些冰冷：

“张大帅、李中堂，以及……”他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话语飘零在

猎猎风中：“椒山公。”

“谁？”那汉子的表情猛然滞住，馒头掉落于地，在肮脏的雪

水里滚了几圈，再不能入口。半晌，汉子才捂着脸蹲在地上，爆发

出震天响的哭喊：“世道不公啊——”

雪漫长街，青瓦皆白。陈旧的囚车辘辘驶过，碾出几道乌黑轮印。

从锦衣卫诏狱到西市路途不算近，往常锦衣卫早习惯了犯人们

的崩溃神情，然而今日，崩溃的却换成了他们。

楔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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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任锦衣卫千户陆琨，又一次躲开路人的石头后，看着身后的

囚车，颇有些忧心忡忡。

他们这一次押送的有大明首任身兼江南、江北、浙江、山东、

福建、湖广总督的张经，前任浙江巡抚李天宠，以及前任兵部武选

司员外郎杨继盛等九人。

前两者刚立下东南抗倭第一战功，就被首辅严嵩的义子赵文华

诬陷，送向了黄泉路。

而杨继盛，则是因为弹劾严嵩“五奸十罪”，在诏狱煎熬了三

年，才被对方找到机会消灭。

可以说，这三人都是铮铮好汉，杀他们，可是要夭寿的。

往前推二十八天，十月初一，裕王长子降生，文武群臣上表称

贺，整个京师还笼罩在新生的喜悦中。

生与死转眼翻覆，尚沾着喜气的瑞雪，就这样铺满了断头台。

锦衣卫担心押送过程出乱子，直接派了个千户过来压阵。

陆琨其实并不想接这活儿，送英雄赴死，总让他良心不安。他

想过翻案的可能，可论罪奏疏是皇帝亲自批的，他只是一个正五品

千户，能做的，也仅是让他们断头饭吃得好一点。

陆琨个高腿长，又生了两撇极浓重的剑眉，显得阳刚俊朗。眼

下他身披青绿锦绣服，腰悬雁翎刀，再加上囚车的衬托，比往日多

了股凶煞之气。

这位陆千户是个爱较真的，乌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衣服更是穿得

板板正正。寻常未婚男子多半不注意仪表，领口早就洗污了，而他

的里衣领子却依然白净，雪末子落上去，瞬息难见。

京畿的雪，下得越发大了。

可寒冷却驱不散愤怒的百姓。锦衣卫这一路，阻止了无数批冲

上来送水送饭的百姓，但对于偷偷朝他们砸石头、掷雪球的熊孩子，

却无可奈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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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琨是真服了这些人的肥胆儿，他身后这批人，可是出自能止

小儿夜啼的北镇抚司。如今被他强按着还能忍忍，若真恼了，别提

什么法不责众，只怕整条长街都得血流成河！

眼看监斩台在望，陆琨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又极为难过。他看向

一身囚衣的张经，低声送别：“大帅，只能送您到这里了。下辈子，

别做英雄。”

张经明显苍老了许多，他微微一笑，边活动着冻僵的手脚，边

叹气道：“小伙子，等你走到我那一步就知道，有的路，是没得选的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慨然道：“任总督半载，前后俘斩五千，吾不亏！”

犯人陆续步上监斩台，清晰的脚印印在积雪上。就在这时，人

群里忽然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：“椒山——”

青色直裰的青年书生，方巾歪斜，哭得睁不开眼，一味往监斩

台上冲。

陆琨心中“咯噔”一跳，这位怎么也来了？

这青年名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号凤洲，是杨继盛的至交好友。他

在文坛上的影响，年轻一代无出其右。若待他吟诗撰文指责锦衣卫

助纣为虐，不出几个时辰，全京畿都得跟着骂他们！

陆琨连忙过去拦住他，好言相劝：“凤洲先生，您缓缓，您先

缓缓……”

“你让我进去！”王世贞哭着推他，无奈文人力弱，推不开人，

陆琨又不反抗，任他捶打，哭闹一会儿，他也觉得难为人家不好，

动作渐渐缓了下来。

王世贞直勾勾盯着陆琨，满眼悲怆：“陆千户，你的表字似乎

是‘义择’？那么，你的道义呢？”他长臂划过监斩台，歇斯底

里地咆哮：“他们哪个该死？”

陆琨静静看着他，直待大雪落满双肩，才幽幽叹息道：“先生

节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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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已接近午时，台上的九人跪了下来。其中一人，头额长而

圆大，此人就是敢正面弹劾严嵩的杨继盛。

他扬起头来，看着纷纷飘落的飞雪，曼声吟道：“浩气还太虚，

丹心照万古。生前未了事，留与后人补。”他顿了顿，复又道：“天

王自圣明，制度高千古。平生未报恩，留作忠魂补！”

初时，西市还有人放声大哭，但随着吟诗之声，场上逐渐静了

下来，只余些微微的啜泣声，夹杂在呼啸的朔雪中。

“椒山……”王世贞再也站不住，伏在地上，哀哀哭泣，“怎

么会这样——”

怎么会这样？这也是陆琨的心声，这九人，明明都是忠臣良将，

怎么就上了断头台？

可世道如此，如混沌降临，亘古黑暗，直至贤者现世，才能扭

转乾坤，一举破局。

然而，此前累累白骨，终究沉寂在青山荒冢之中。生死人，肉

白骨，到底只是传说。

满场静默中，王世贞哭着和声：“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万古……”

一开始，只有他一人吟诗，渐渐地，吟诵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，

整个西市都在念着“平生未报恩，留作忠魂补”。

时辰已到，杨继盛俯身趴在断头台上，唇边绽开一抹释然的笑。

刀起头落，碧血洒落白雪，西市哭声震裂屋瓦，直撼云霄。

“爹——”俯首下跪的人群中，风尘仆仆的少女跌跌撞撞闯向

监斩台，发出绝望的嘶吼，“我爹是诤臣啊——”

却是杨继盛的长女杨应容，从直隶老家赶了过来。

锦衣卫唯恐她暴起作乱，连忙过去拦住她。杨应容无助地挣扎

着，五指张开，伸向高台，却总是差了几步。

陆琨见行刑已经结束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下属让了开来。

杨应容不过十八九岁，身着半旧袄裙，跑得钗横鬓乱。锦衣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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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一让开，她就提起裙裾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上高台，伏在杨继盛的

尸身上，泪水潸潸流下。她哽咽着，轻声道：“爹，我带您回家……”

她高高扬起头颅，睥睨着台下，最后将刀子般的目光射向陆琨，

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带着血腥气的话语：“为虎作伥，不得好死！”

有下属愤而拔刀，陆琨看也不看，随手一拍，正中刀柄，将刀

锋又推回了鞘中。

这一手震住了杨应容，她绝望地盯着陆琨，鼻腔中呼出的白雾

仿佛迷蒙了双眼。

天幕沉沉似要压垮京畿，阴云如冻裂的布帛，片片化雪。

陆琨抬起头来，雪末落进眼眸，一片湿润。

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的雪，格外冷，冷彻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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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西苑永寿宫，炉中的银霜炭烧得通红，烘烤得殿内温暖如春。

人形消瘦却精力旺盛的嘉靖帝刚服完仙丹，此时面颊微红，大

汗淋漓。他整了整香叶冠，宽去外袍，又命人往宣德炉中添了些檀

香，这才伸出精瘦的手腕，示意早已侍立在侧的太医过来把脉。

然而，太医却为难了，迟迟不敢迈步，及至迎上嘉靖不悦的目

光，他慌忙躬身：“皇上龙衣在地上，臣不敢进。”

说完这话，他忐忑不安，可嘉靖沉默了一阵，忽而爆发出朗朗

笑声，对左右赞道：“赏，当赏！地上，人也；地下，鬼也。他这话，

最能体现对君父的忠爱！”

太医懵懵懂懂、稀里糊涂把了脉，出来后，被冷风一吹，倏忽

汗出如浆。

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女弑君未遂后，皇帝就对乾清宫生了阴影，

放着好好的紫禁城不住，反而迁到了西苑。如今这脾气，是愈发喜

第一章

宝剑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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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无常、难以捉摸了。

殿内熏香袅袅，帷幔低垂，嘉靖双手结法印，缓缓收功。

帷幔外，白发苍苍的首辅严嵩、个子矮小的次辅徐阶急忙坐直

了身子，微垂头颅。

嘉靖吐出一口浊气，眼眸微阖，问道：“张经，死了？”

“是。”严嵩恭声禀告，“西市百姓皆称陛下圣明，此等养寇

不战、冒功领赏之臣，杀之大快人心！”

徐阶张了张嘴，眼角瞥过严嵩，终是吞下了申辩之语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嘉靖冲徐阶挥了挥手，恹恹道，“汝先退下吧！”

徐阶早已习惯这对君臣说些私密话，当下也不作声，深施一礼，

准备离开。

而嘉靖仿佛忽然来了精神，招手示意严嵩：“惟中，你来。”

这亲近的语气令徐阶忍不住停在了门口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嘉靖

从榻上掏出一只锦盒，炫耀似的给严嵩看：“下边刚进贡的五色灵芝，

你按陶真人的法子，炼成仙丹试试。”

陶真人名陶仲文，靠方术得宠十多年，有时候他说句话，可比

内阁阁老管用。

徐阶看着严嵩恭谨接过锦盒，得意地斜睨自己。他实在按捺不住，

终于弯下了文人的傲骨，几乎是用喊的：“皇上，臣也可以呀！”

嘉靖不以为意地看他一眼，淡淡开口：“你管好朝中事务就好，

这事儿就不要掺和了。”

徐阶何尝不知，这是皇帝对自己不太信任的表现，他“扑通”

跪倒，伏地叩首，异常谦卑地恳求：“人臣之义，哪有媲美保天子

万年的？炼制仙丹，如何就不关乎政事了？”

嘉靖眼眸深邃，定定审视着他，似乎在衡量他的用意。

徐阶不敢流露出半点不满，更加卑微地以头触地。

嘉靖沉吟半晌，倏忽笑了，懒洋洋地将另一只锦盒丢给他：“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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